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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至清代江西西山万寿宫象征的转换及其意义＊



李 平 亮

提　要：宋至清代，西山万寿宫的象征经历了一个不断转换的历史过程。宋元时期，随着净明道

的形成，西山万寿宫成为 “净明祖庭”。明中期，在乡宦、里正等力量的主导下，西山万寿宫与里社

祭祀逐渐结合，演化为 “里社祭祀中心”。有清一代，在江西各级地方官员、各地绅商和香会组织的

共同塑造下，西山万寿宫成为 “跨地域祭祀中心”。西山万寿宫象征意义的转换，集中反映了道教传

统、王朝制度与地方文化创造互动的历史过程。
李平亮，历史学博士，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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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山万寿宫

　　西山万寿宫位于今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，距

离南昌城约３０公里。从自然地理位置 上 看，西

山万寿宫座落于梅岭的分支———西山脚下，因西

山别称 “逍遥山”，故 西 山 万 寿 宫 亦 称 “逍 遥 山

玉隆万寿宫”。明清以来，万寿宫逐渐成为江西

地方文化的象征，广布于省内各地。在众多万寿

宫中，又以西山万寿宫最具影响力。时 至 今 日，
每年农历八月前后，西山万寿宫都要举行规模盛

大的 “朝 仙”活 动。以 往 关 于 西 山 万 寿 宫 的 研

究，或是集 中 于 唐 宋 时 期 净 明 道 的 历 史 考 察①，
或是侧重于共时性的分析②，忽略了西山万寿宫

的历史演变过程，尤其是未能将其置于具体的地

方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，因而也就难以对西山万

寿宫的历史意义及文化内涵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解

释，未能深入揭示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

变迁。本文试图以光绪 《逍遥山万寿宫通志》为

中心，同时结合相关文献，考察宋至清代西山万

寿宫这一地方文化象征转换的历史过程，以期揭

示道教传统、王朝制度与地方文化创造的相互关

系。不足之处，敬祈方家指正。

一、从 “净明祖庭”到 “里社祭祀中心”

西山万寿宫祭祀的主神，是被奉为净明忠孝

道祖师的许逊 （许真君）。它的早期历史，经历

了一个 由 祠 到 观，进 而 由 观 升 格 为 宫 的 演 变 过

程。一般认为，西山万寿宫前身，即为东晋时许

真君仙逝后，族人于其旧居所创立的 “许仙祠”。
到南北朝 时，许 仙 祠 改 名 为 “游 帷 观”。两 宋 时

期，因政府推崇道教，许真君崇拜受到了高度重

视，“游帷观”的规制得到升格，于大中祥符三

年 （１０１０）改 称 “玉 隆 宫”。政 和 六 年 （１１１６），
宋徽宗 诏 令 仿 西 京 洛 阳 崇 福 万 寿 宫 式 样，重 建

“玉隆宫”，并亲书 “玉隆万寿宫”匾额，西山万

寿宫的发展进入到第一个繁荣时期③。
宋代西山万寿宫的繁荣，既是当时政府推崇

的结果，又与唐宋以来净明道的发展密不可分。
唐代以前，许逊崇拜还仅仅是一种家族性的民间

诸神崇拜，许仙祠也是里人及许氏族裔举行祭祀

活动的中心。进入唐代，随着声势浩大的道教运

动的开 展，民 间 诸 神 崇 拜 受 到 压 制。在 此 背 景

下，奉祀许逊但已经道教化的 “乌石观”得到了

政府的支持，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，而由 “许仙

祠”发展而来的 “游帷观”则失去了许逊崇拜的

中心地位，出现了荒废之景。不过，从唐高宗时

期开始，以道士胡慧超为首的道士对许逊崇拜进

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造。胡氏不仅按照道教宫

观的要求，重建了游帷观，还塑造了以许逊为首

的十二真君群体，以及编造了许逊出身上清世家

的故事，等等④。经过此次改造，许逊崇拜与道

教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。至晚唐时期，则形成了

以许逊为代表的 “净明忠孝道”⑤。
两宋时 期，由 于 政 府 承 袭 了 唐 代 的 崇 道 政



策，因而许逊崇拜和西山万寿宫均得到了极大发

展。据史 料 记 载，在 北 宋 时 期， “太 宗、真 宗、
仁宗皆赐御书”。徽宗则于政和二年诰封许逊为

“神功妙济真君”，并将许逊以外的十一仙真诰封

为 “真 人”。至 宋 理 宗 时 期，西 山 万 寿 宫 已 是

“典制尊崇，金碧壮丽，为东南祀典第一”⑥。与

此同时，随 着 白 玉 蟾 等 撰 成 《修 真 十 书·玉 隆

集》、《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》等书，以许逊为

祖师的净明忠孝道有了进一步发展，成为一个具

有成熟教义和教派特征的道教派别，西山万寿宫

作为净明祖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，并一直延续到

元代。
元至正十二年 （１３５２）三月，红巾军进入江

西，西山万寿宫内的殿宇被焚毁殆尽。入 明 后，
尽管宫内的正殿曾于洪武元年得到重建，但此后

一直处于衰败之境，直至万历年间方得到重建。
这次重建始于万历十一年 （１５８２）七月，万历十

三年秋 完 工。对 于 重 建 后 西 山 万 寿 宫 正 殿 的 风

貌，时人这样描 述： “正 殿 凡 七 楹，缭 以 石 垣，
华以 赭 垩。广 袤 规 制 皆 若 故，而 堂 构 则 更 新

矣。”⑦ 除正殿 外，此 次 修 复 还 增 建 了 逍 遥 靖 庐，
作为崇祀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之场所。另外，从

西山万寿宫的布局图来看，此次重建还增创了奉

祀道家神灵的三清殿。
与宋代西山万寿宫相比，明万历时期的西山

万寿宫不仅在规模上有了较大变更，且其象征意

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，成为里社祭祀中心。这一

点，充分体现在西山万寿宫的重建过程和相关仪

式之中。
在一篇题为 《胥太尊给募缘簿》的 公 牍 中，

对明万历时期西山万寿宫的重建过程有着详细记

载。由该公文可知，当时提出重建西山万寿宫的

是新建县忠孝乡的党正阶层。在呈文中，党正强

调西 山 万 寿 宫 为 “历 朝 敕 建 宫 观，载 在 祀 典”，
因而重建该庙 “非崇异端，实造民福”。在官方

的批文中，亦承认了西山万寿宫的历史地位，认

为重建西山万寿宫乃顺应民情。因此，当重建呈

文经府院转到省两院后，两院即令南昌府派出南

昌和新建二县官员前往查看。新建县主簿程链在

实地询访后回文给南昌知府胥遇，认为西山万寿

宫应该修复，并对修举费用的筹集提出了设想。
胥遇对程氏的提议表示赞同并上报省院，在得到

监察御史贾氏的批示后，南昌知府胥遇最后发放

募缘簿给道士和会首⑧。

从表面上看，此次西山万寿宫的重建似乎只

是地方精英 （党正、会首）与地方政府共同运作

的结果。党正提出重建万寿宫的要求和理由，地

方政府则承认其重建的合法性，并为其费用的获

得提供制度保证。然而，上引公文又称 “蒙朱批

送乡宦为首之家”，并有四位地位显赫的乡宦列

名其中，可见当地士绅在此次重建过程中也发挥

了重要 作 用，甚 至 是 关 键 性 的 作 用。从 丁 以 忠

“尝聚乡族故老议修万寿宫”、张位 “与万两溪诸

公议新 宫 殿”、李 迁 “间 至 万 寿 宫，叹 其 摧 败，
与诸大老议兴修”，到 万 恭 “爰 属 乡 之 父 老 具 呈

当途”⑨，表明由党正阶层提议重修西山万寿宫，
正是体现了地方士绅的集体意愿。

明后期西山万寿宫复兴的原因，除了官方宗

教政策的转型和乡宦的倡导外，还缘于此时西山

万寿宫已经成为里社祭祀的中心。明洪武年间，
政府推行里社制度，要求全国每里建一社坛，奉

祀社稷 之 神，于 每 年 的 二 月 和 八 月 举 行 祭 社 仪

式。与此 同 时，政 府 又 禁 止 民 间 的 其 他 宗 教 活

动。《明会典》记载：
凡师巫假降邪神、书符咒水、扶鸾祷

圣，自号端公、太保、师婆，及妄称弥勒
佛、白莲社、明尊教、白云宗等会，一应左
道乱正之术，或隐藏图像，烧香集众，夜聚
晓散，徉修善事，扇惑人民，为首者绞，为
从者各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若军民装扮神
像，鸣锣击鼓，迎神赛会者，杖一百，罪坐
为首之人。里长知而不首者，各笞四十。其
民间春秋义社，不在禁限。⑩

由此可见，在明代法定的官方祭祀中，除了

里社祭祀外，其他民间宗教活动都是非法的。但

是，由于脱离了民间原有的里社传统，因而无法

在各地全面推行。至明后期，许多地方的里社祭

祀活动，已经与民间神庙系统有机结合瑏瑡。而从

“南朝”这一仪式来 看，西 山 万 寿 宫 无 疑 也 经 历

了类似过程。
“南朝”始于唐宋时期，指的是许真 君 前 往

黄堂隆道宫拜谒其师谌母。从南宋道士白玉蟾所

著 《修真十书·玉隆集·续真君传》中 “乡之善

士咸集，陈宴享之礼”的记载来看，应是一种民

间祭祀活动。至明万历时期，这一仪式活动不仅

仍然是西 山 万 寿 宫 祭 祀 系 统 中 较 重 要 的 仪 式 之

一，且已经与里社祭祀相结合。如光绪 《逍遥山

万寿宫志》记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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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人仰体许公忠孝至意，仍于八月三日
奉仙驭往谒之。此南朝之所由昉也。同社首
事者，惟金田、泉珠十五姓轮行之，约三年
一举。迄明万历间，社拆为二，金田上下十
姓为东社，泉珠左右五姓为西社，轮行扈
跸。岁五月朔，告事者诣宫设醮，卜珓问行
旌，或数年、或数十年，而后一允所请，公
盖虑疏固怠而数则罢也。瑏瑢

由此可知，在明万历前，负责 “南朝”这一

仪式活动的是里社社首，而社首则由属于金田和

泉珠十五个姓氏轮流担任。到明万历年间，原来

的里社 分 析 为 两 个 社，其 中 金 田 上 下 十 姓 属 东

社，泉珠左右五姓属西社。分社后的 “南朝”活

动，则由东、西二社轮流负责护送许真君前往黄

堂宫。另外，从一份 “大明嘉靖三十六年后累届

南朝编年”的文献来看，从万历五年至万历二十

八年间的三次 “南朝”，均是以同社的名义进行。
东、西二社轮流举行 “南朝”，则始于天启二年

（１６２１），并一直延至清光绪三十三年 （１９０７）瑏瑣。
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随着以 “南朝”为代表

的民间祭祀活动与里社制度的结合，明后期的西

山万寿宫实际上已经成为里社祭祀的中心。

二、从 “官方祭祀之地”到 “民间祭祀中心”

有清一代，西山万寿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兴

衰更替的历史过程。清前期，由于江西地方官员

对许真君信仰的推崇，抬升了许真君信仰的正统

性与合法性，西山万寿宫成为官方祭祀之地。清

前后，士绅、商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西山万寿宫各

项事务的主导者，从而使西山万寿宫演变为民间

祭祀中心。
明末清初，西山万寿宫因战乱而进入了一个

衰败期，出现了 “明塘湮塌，茂草榛芜，杂店纵

横，淫 荤 秽 藉，羽 流 星 散，市 侩 云 翔”的 景

象瑏瑤。然而，自康熙年间始，在江西各级地方官

员的主导下，西山万寿宫得以逐渐复兴。康熙八

年 （１６６９），江西巡抚董卫国在西山万寿宫兴建

了谌母阁，并题写 “天地同流”匾额。同年，董

氏又发起兴建关帝殿。康熙十八年，江西布政使

王新命对谌母阁进行了修葺，书额 “神圣钟灵”。
此外，这一时期西山万寿宫还新建了玉皇阁，创

置了香油田，以及重修了山门墙垣。至乾隆五年

（１７４０），以江西巡抚岳濬为首的各级地方官员对

西山万寿宫进行了全面整修，使之呈现出一派繁

荣景象瑏瑥。
清前期江西各级地方官之所以大力倡导并支

持西山 万 寿 宫 的 重 建，其 目 的 在 于 重 建 社 会 秩

序，加强道德教化。在 《新修万寿宫碑 记》中，
江西巡抚岳濬对许真君崇拜和重建西山万寿宫的

意义有如下解释：
玉隆万寿者，晋许真人之游帷观也。

……旌阳……神功赫奕，彪炳人间，至今故
老史乘中犹能传其轶事。若夫舆论道以忠孝
为宗，净明为本，世特称为忠孝神仙焉。夫
忠孝之义大矣。芸生之众，不外为子为臣。
而神圣之道亦唯此。克忠克孝，天之经、地
之义也，人之纪也。忠孝全而人道尽，人道
尽而其道可儒可玄，其人可仙可圣……今旌
阳之德若此，其功若彼。 《记》曰：法施于
民则祀之，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，宜乎。
豫之民之岁祀勿辍，而崇德报功于不朽。
……是役也，初非予之尚崇仙灵，表扬玄
教，诚念其功德之及民，于今不朽，而乌可
令其故居宫阙之或朽乎哉？瑏瑦

由此可见，此时岳濬褒扬许真君的 “忠孝之

义”与倡导重建西山万寿宫，乃是将其作为一种

教化手段。
地方官员对西山万寿宫的支持，在赋予许真

君崇拜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同时，又使许真君的形

象发生了变化，引发了嘉庆三年 （１７９８）东、西

二社 与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的 争 执。如 《奉 宪 安 腹 碑

记》云：
新建县正堂朱宪示谕： “省属”两字本

无歧异，如抚宪管辖全省、示谕阖属军民
者，不必更改。至忠孝乡彰善之称，系表扬
真君懿行，并非东西二社之美名。且福神久
为江西阖属人民仰戴，童稚咸知，何得以此
乡里争执，可见无知。姑候临期节除，以省
烦冗、以息争端可耳。爰诹戊午六月十一未
时，县主亲谒殿庭，安腹开光，重新许祖圣
像。真仙降生于吴赤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
子时，冲举晋宁康二年甲戌八月十五吉时拔
宅飞升，祈恩保吉。阖属信士、弟子祠下众
姓人等，同奉祖师江西福主九州都仙神功妙
济龙沙会主万寿真君，锦腹安腹八字戊午、
己未、癸卯、己未。皇清嘉庆三年岁在戊午
冬月日立。瑏瑧

由碑文可知，嘉庆三年六月，西山万寿宫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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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许真君神像进行了重新。在神像开光前，地方

官员以许真君为全省之神，要求书写 “省属”二

字，而东、西二社声称许真君是乡里之神，因而

要求加上忠孝乡的字样。为此，新建县令特地发

布文告，强调许真君 “久为江西阖属人民仰戴，
童稚咸 知”，而 忠 孝 乡 并 非 东、西 二 社 之 美 名，
因而在开光时不必书写。为此，新建县令亲赴西

山万寿宫，主持神像开光仪式，并于事后立碑示

禁。经过此一事件，许真君开始由里社之神向全

省之神逐渐转化。嘉庆八年，江西巡抚秦承恩因

西山万寿宫祈雨得应，奏请加封许真君为 “灵感

普济之 神”，列 入 官 方 祀 典瑏瑨，进 一 步 加 速 了 许

真君向全省之神的转化，强化了西山万寿宫作为

官方祭祀之地的色彩。
随着许真君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，地方士绅

与西山万寿宫的关系重新变得密切起来。在乾隆

五年西山万寿宫的重建过程中，当地士绅郭懋隆

不仅捐助千金，且在竣工后与举人丁步上修辑了

《逍遥山玉隆万寿宫志》。嘉庆年间，孝廉胡执恕

鉴于西山万寿宫 “倾倒堪虞”，故上书江西巡抚，
恳请 “批示各属详加筹画，妥议章程”，“以重皇

伦而隆 祀 事”瑏瑩。嘉 庆 六 年，众 绅 用 重 修 真 君 殿

余 资，在 宫 内 增 建 了 文 昌 宫。道 光 十 八 年

（１８３８），士绅公议重修西山万寿宫，州司马胡听

芝 “备 赀 倡 首，各 绅 耆 竭 力 劝 捐”瑐瑠。通 过 以 上

事例，士绅阶层逐渐恢复了在西山万寿宫中的主

导地位，而官方则退居次要地位。
同光时期，在士绅的主导下，西山万寿宫先

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重建。从有关史料来看，
士绅不仅在经费募集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，而且

对西山万寿宫的各项收入也取得了支配权。如光

绪三十年的 重 建 经 费，有６０％是 由 设 在 省 城 的

劝捐总局募集，且 “局中刊有三连票，凡缴捐者

各给票据一纸 以 为 凭 据”瑐瑡。这 一 设 在 省 城 的 劝

捐总局，无疑已具有半官方的性质。此外，随着

外来进香者人数的增加，签资和摊资成为西山万

寿宫两项较大且稳定的收入。乾隆四年，地方官

府曾规定 由 绅 耆 与 乌 山 巡 检 司 共 同 监 拆 签 资 木

柜，其数一半作为道人的香火之资，一半留为修

缮之用。乾隆六年，新建知县将设柜收钱缘由向

新任江西巡抚包氏禀明后，包氏认为：“此项钱

文乃道人香火之资，不必官为经理，亦不必会首

稽查，并停差巡司监拆。”瑐瑢 此后，签资一直由宫

中道士管理。同治十二年，经理西山万寿宫事务

的众绅上禀官府，对住持道士掌管全部签资提出

异议，要求 “由省城万寿宫请司事二人，至山搭

盖板篷，并专管正殿签资，设立逐日簿，至九月

底结算。除给住持一半外，实存若干，并所收摊

租一并缴存省城，以备修葺之用”。在接到该禀

文后，官府批准了士绅提出的所有请求，并颁布

示谕，勒碑山门，称：“自示之后，务各遵照派

分，倘有私匿情弊，诸该绅等随时指禀地方官查

弩究惩，以肃香规，而垂久远。”瑐瑣

除重新确 立 对 西 山 万 寿 宫 各 种 事 务 的 权 力

外，士绅还利用各种资源来巩固和增强对西山万

寿宫的控制权瑐瑤。光绪三年，以刘于浔为首的士

绅阶层重修了 《逍遥 山 万 寿 宫 通 志》，将 旧 志 中

“不谐音律、不合体裁者”悉为削减，并将同治

时期西 山 万 寿 宫 重 修 之 事 悉 数 载 入。光 绪 四 年

（１８７８），合省士绅呈禀江西通志局，强调士绅在

同治时期重修西山万寿宫中的作用，“恳请大局

俯赐采录别为立记，续入通志，垂诸久远。以著

灵应之迹，以遂向往之沈”。宣统元年 （１９０９），
地方士绅再次重修 了 《万 寿 宫 通 志》，并 将 此 次

重修之经过收入志中。对于这种修志行为，赐进

士出身、曾任广西灌阳知县的新建人魏志良曾有

如下评论：“夫庙貌之崇隆，犹是外观之饰；而

篇章之记载，实有其内容之者，诸君于修殿后立

谋修志，洵可谓知所重矣。”瑐瑥 魏志良作为宣统时

期 《万寿宫通志》的主修，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修

志对于士绅阶层的意义，但我们从中还是不难体

会到，正是通过编修通志这一文化活动，使西山

万寿宫的历史深深地烙上了士绅的印记。
清后期西山万寿宫的繁荣及其文化内涵的丰

富，还与商人阶层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。早在乾

隆四年，当江西地方政府发出募缘重建西山万寿

宫的榜文，就出现 “远近风从，士民踊跃，商贾

欢腾，捐 输 乐 助 源 源 而 来”的 情 景瑐瑦。道 光 年

间，广东豫章会馆总首、丰城人刘芳以一己之力

重修 了 《逍 遥 山 万 寿 宫 志》，并 请 刑 部 左 侍 郎、
江西人黄爵滋为之作序瑐瑧。同光时期，商人集团

借助于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在西山万寿宫的各种事

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与影响。同治年间的

重建费用，主要由 “绅商富户解囊乐输”。光绪

年间的重建费用，亦是由裕厚昌、怡生厚、乾大

信、德盛、大生、惠元祥六大钱 号 各 垫 银 千 两，
作为在 省 城 设 立 劝 捐 局 的 开 办 费 用，而 全 省 鞋

业、帽业等七个行业公会和大量的商号，也多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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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修建 西 山 万 寿 宫 捐 款。设 立 于 省 城 的 劝 捐 总

局，有各行商董列名其中瑐瑨。
除了士绅、商人外，为数众多的香会组织也

在清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这些为数众多、来自全省各地的香会组织，向西

山万寿宫提供了大量的捐款。在光绪年间重建西

山万寿 宫 的 所 有 费 用 中，香 会 捐 款 约 占４０％。
而在所有香会捐款数中，有一半为丰城县的 “盔
袍会”于本县劝捐所得瑐瑩。此后，这一香会组织

在西山万寿宫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。时

至今日，当 地 民 众 对 该 香 会 组 织 仍 有 深 刻 印

象瑑瑠。
随着这些不同社会力量的介入，西山万寿宫

的官方 色 彩 不 断 褪 却，并 最 终 成 为 民 间 祭 祀 中

心。如当时报纸记载：“赣省俗传八月初一日为

许真君拔宅飞升、鸡犬皆仙之期，远近数百里之

男女分赴 西 山 旧 居 及 省 内 万 寿 宫 进 香 者 络 绎 不

绝。七月三十日通宵达旦，城门不闭。至初一日

尤异常热闹。甚有一步一拜，三步一拜名烧拜香

者，男女不知凡几，迷信之深有如此者。”瑑瑡

三、跨地域的祭祀中心的形成

正如上文所言，清前期官方对许真君崇拜的

推崇，不仅导致许真君由里社之神向全省之神转

变，而且确立了西山万寿宫在官方祭祀体系中的

地位。在此过程中，士绅、商人及香会等社会阶

层先后与西山万寿宫发生联系，西山万寿宫演化

为民间祭祀中心。至清末，西山万寿宫得到不同

地域各社会阶层的认同，完成了由社区性祭祀中

心向跨地域祭祀中心的转变。这一点，充分体现

在 “朝仙”仪式和各社会阶层的地域范围两个方

面。
“朝仙”指的是广大信众前往西山 进 香，祭

祀许真君的活动。相传许真君于东晋宁康二年甲

戌八月朔日受上帝诏命，于八月十五日飞升。后

来，乡民遂 将 每 年 农 历 的 八 月 初 一 至 十 五 订 为

“朝圣期”，有时朝拜的时间会延至八月底，甚至

九月初。早在乾隆时期，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众

多香客前往西山万寿宫朝仙进香。如当时官府的

禁约称：“每年正、八两月，恭逢真君圣诞、升

举之期，四方香客朝参络绎而来。”瑑瑢 在清代江西

各地方志中，亦留下诸多 “朝仙”的记载。如道

光 《靖安县志》记载：“八月，邑人朝拜许真君，
恐走趋后。有膝行至生米乡之铁柱观者，盖其上

升处也。”瑑瑣 《南昌府志》亦云： “旧传许 旌 阳 以

八月十五日拔宅上升，居民感德立祠，宋时赐额

‘玉隆万寿宫’，元明迄今，自八月朔远近鼓吹朝

拜，至十五日而最盛。”瑑瑤

这些信众 前 往 西 山 万 寿 宫 参 加 “朝 仙”仪

式，大多以 “朝 仙 会”的 形 式 进 行。 “朝 仙 会”
一般是 以 自 然 村 为 单 位 组 成，成 员 来 自 村 内 百

姓。每个 “朝仙会”内均有 “头香”、“二香”和

“尾香”各 一，其 余 则 均 为 普 通 会 员。如 光 绪

《南昌县志》记载：“朝旌阳宫，村人争醵钱为香

会，名 ‘朝仙会’。自 初 一 始 会，或 数 十 人，或

十数人，一人为香头前导，刻蛟龙长二三尺佩于

左，一人为香尾殿后，荷红旌书 ‘万寿进香’四

字。余皆缨帽长衫鼓乐群行，示大患既平，民气

欢腾。佩蛟龙者，谓就驯扰，以象其功也。日数

十百群，鼓 乐 喧 阗 道 路。是 日 多 轻 阴，俗 呼 为

‘朝拜天’。”瑑瑥民国 《丰 城 通 志 稿》亦 记 载： “真

君会，邑崇祀许旌阳，结会进 香，几 无 村 无 之，
大村或至数会，按岁轮值，司 安 仙、谢 仙 之 责。
每年七八 月 间，往 西 山 朝 谒。城 内 复 有 ‘盔 袍

会’，由永保、永 佑、永 宁、永 长、永 丰、永 恒

六会 轮 带 盔 袍，于 每 岁 八 月 朔，宿 山 上 盔 袍。
注：召集进香，安奉神位曰 ‘安仙’，朝 归 散 福

曰 ‘谢仙’。西山有万寿宫，即许祖殿。盔袍者，
许祖之盔袍也。”瑑瑦 直至清末，以十数人或数十人

构成的香会组织，仍然是江西各地民众进香的主

要形式。如史料记载：
俗传八月朔日为许真君诞辰，各属乡愚

之朝拜者均络绎于途，每不远数百里跋涉而
至，以朝拜省城万寿宫及西山万寿宫为最
多。其乡愚恒以十数人为一班，前行者执一
木龙为香头，后行者□一旌，大书 “某某会
万寿进香”等字样。其余则戴大帽、执鼓乐
鱼贯而行，名为 “进香”。复有手执一小木
凳，不拘男女均披发束裙，行数步辄一跪
拜。由家至庙，有数十里者亦不惮而为之，
名曰 “烧拜香”。至于乘马御车而往者，复
趋之若骛，犹水之归壑焉。瑑瑧

西山万寿宫跨地域祭祀中心的性质，在官方

机构、绅商的地域范围上也有所体现。首先，从

官方机构来看，明万历时期，为西山万寿宫重建

提供捐助的官方机构只有南昌、新建二县。到清

前期，为了扩大费用来源，负责西山万寿宫的士

绅阶层多次请求江西巡抚饬文外府州县广为劝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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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获同意瑑瑨。由于资料缺失，我们无法得知当时

有哪些州县向西山万寿宫捐款，但从光绪三十四

年西山万寿宫重修时留下的捐款碑上，可以看到

已有４０多 个 县 或 官 方 机 构 为 其 劝 募 捐 助瑑瑩。从

地域范围来看，这４０个县或官方机构分属江西

全省１３个府，这充分说明了西山万寿宫不但为

全省的民众所认同，而且同样为全省范围内官方

机构所认同。
其次，在 士 绅 阶 层 方 面，明 后 期 及 清 前 中

期，参与西 山 万 寿 宫 事 务 的 士 绅 基 本 上 来 自 南

昌、新建两县。至同治时期，担任重建西山万寿

宫事务的绅董，除来自南昌、新建两县之外，还

有的来自瑞州府高安县；担任首事一职的成员，
除来自南昌府各县外，还来自南康府的安义县。
到了清后期，不但一些具有全省影响的高级士绅

成为西山万寿宫的领导阶层，而且南、新二县以

外各县获得较低级功名的士绅也介入了西山万寿

宫事务中。如光绪三十四年，丰城县为了募捐重

修西山万寿宫的费用，设立由１３位劝捐董事组

成的劝 捐 局，这 些 董 事 无 一 例 外 都 具 有 绅 士 身

份，其中 监 生７人，另 有 例 贡２人，同 知 衔２
人，守备衔和议员各１人瑒瑠。

再次，向西山万寿宫捐款的商人也具有极广

的地域性。如道光年间捐资重刻 《西山玉隆万寿

宫志》的众多商号及商人，就分别来自南昌、瑞

州、建昌、临江、抚州、吉安、广信、南安等八

府所属各县。到了清末，向西山万寿宫捐款的商

人和商号，既有省城的商铺和行号，也有县乡的

商号，甚至河南、广东的商号也加入到题捐的行

列 瑒瑡。
最后，从光绪三十四年和民 国 四 年 （１９１５）

的捐款碑来看，当时重修许真君正殿及各殿楼盖

绝大部分的费用，就是由丰城、高安、南昌、新

建、清江、进贤、奉新、临川、安义、鄱阳等十

县的香会捐助瑒瑢。
总之，上述仪式传统和捐献，使不同地域的

人群与西山万寿宫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，加深了

他们对西山万寿宫的认同，并最终促使其由里社

祭祀之所逐渐转变为跨地域的祭祀中心，成为一

种能为不同社会阶层利用的文化资源。因此，官

方、绅士、商人等不同利益集团，为取得对这种

资源的控制权，才会在不同时代的西山万寿宫舞

台上展开竞逐，从而不断赋予西山万寿宫新的内

涵和活力。

四、结　语

大致说来，宋至清代西山万寿宫的发展，可

以分为宋元、明代及清代三个历史阶段。在这三

个发展阶段中，西山万寿宫的社会文化内涵各有

其不同特点，反映了道教传统、王朝制度与地方

社会文化创造的互动历史过程。
宋元时期，以西山为中心的许真君崇拜，经

历了一个道教化的过程。唐代以前，许逊崇拜还

只是一种家族性民间诸神崇拜。晚唐以降，随着

地方性道教运动的兴起，形成了以许逊为代表的

净明忠孝道，西山万寿宫作为净明祖庭的地位得

以确立。明代初期，由于政府加强了对道教的管

理，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一度受到抑制。但是，里

甲祭祀制度的推行，又为西山万寿宫的发展提供

了新的资源。至明中期，西山万寿宫这一神庙系

统与里 社 祭 祀 有 机 结 合，成 为 一 种 社 区 祭 祀 中

心。加之官 方 宗 教 政 策 的 转 型 和 乡 宦 士 绅 的 倡

导，促成了明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复兴。因此，西

山万寿宫由净明祖庭向里社祭祀中心的转换，实

际上是道教地方化、里社祭祀制度及以党正和士

绅为代表的新兴地方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清前期，江西地方官员为了安抚民心，推行

道德教化，大力支持可以 “维风俗，正人心”的

许真君崇拜，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，具有浓厚民

间色彩的西山万寿宫得以大规模重建。历任地方

官员的大力倡导与支持，强化了西山万寿宫的正

统性与合法性，扩大了西山万寿宫的社会影响，
导致许真君由里社之神向全省之神的转变，西山

万寿宫随之成为官方祭祀之地。随着许真君信仰

政治地位的抬升，士绅与商人等社会阶层凭借自

身的政治优势与经济实力，介入到西山万寿宫的

各种事务中，成为西山万寿宫的实际领导者与管

理者。在此过程中，西山万寿宫每年八月举行的

朝拜仪式，吸引了全省各地的民众结成为数众多

的香会组织前往参加，并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

力量，对西山万寿宫的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。至

晚清时期，西山万寿宫成为绅士、商人及香会组

织展示其政治、经济力量的地方权力中心，西山

万寿宫作为跨地域祭祀中心的地位得以进一步确

立。
此外，必须提及的是，自明末以来，江西境

内的万寿宫网络经历了由点到面的扩散过程，而

各县万寿 宫 的 数 量 也 经 历 了 由 少 至 多 的 发 展 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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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与此同时，在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共同塑造

下，万寿宫成为各种不同地方利益集团共享的象

征性文 化 资 源。随 着 各 地 万 寿 宫 系 统 的 不 断 扩

展，至清末已形成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区域性

文化网络。这一网络的形成与西山万寿宫的发展

相表里，将不同地域的不同利益集团联成一体，
集中地反映了明后期以来江西地方权力体系的跨

地域整合趋势。由于篇幅有限，笔者无法在文中

对此一问题作详细论述，日后将另文探讨。
（责任编辑：首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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